
普世博愛運動 ¦ 慷慨是強大的種子
https://www.focolare.org/zh/news/2015/09/28/i-semi-potenti-della-generosita/

慷慨是強大的種子

菲力浦斯·泰勒（ A. Phillips e B. Taylor）論及良善，說：「真正的良善是相互交流那些本質上無法預料的結果。這
是一個冒險，正因為它把我們的需要和渴望同別人的需要和渴望混合起來……。」
如果讓非經濟美德（non-economic virtues）和經濟或商業美德共存，則企業和組織會達成美好及充實生活的好處。
這是一種極不容易實現的決定性的共存，因為要求管理者放棄對人的行為的完全控制，而能接受他們行動中一種不可
預測的因素，且樂意將效率相對化，而『相對化』正成為我們時代的『新宗教』的真正信條。
慷慨是這些非經濟美德之一，但也是所有商業和機構所必要的因素。慷慨（generosity）源於拉丁文的genus，gener
is，用意指種族、家庭、出生的術語，也是性別（gender）一語的第一個含義。此古老的詞源學̶̶如今已失傳̶̶
告訴我們有關慷慨的重要事情。首先，提醒我們，慷慨和生命的傳遞有關聯，即我們的家庭；與我們相處周遭的人；
與我們在其中成長及學習如何生活的環境有關。的人。我們來到世界上時獲得這份遺產，是我們的父母和親人們傳遞
給我們的禮物。慷慨在家庭內部形成。我們在自身內所發現的慷慨，很大程度上來自我們的父母。在我們出生之前，
他們中間怎樣相愛及愛的程度；他們所作的人生選擇，以及當我們開始看著他們時，他們所作的選擇。這全取決於他
們的忠誠度、熱情好客、對窮人的態度、樂意、『花』時間去聆聽及幫助自己的朋友、他們對自己父母所表現出來的
愛和尊敬。
這基本的慷慨不是一種個人美德，而是一份禮物，成了被稱為『個性』的倫理及靈性標準一部分。它是我們與生�來
的資本，在我們出生之前既已形成，並得到我們幼年時的關係之品質的培養。它也取決於我們父母、祖父母、近人，
及許許多多和我們的DNA無關的人，但仍以奧妙而又非常實在的方式臨於我們自身的慷慨（不慷慨）內的人。我的
慷慨受到了那滋養我們家人的心的詩人的影響。通過我的人民的祈禱；我喜愛且傾聽的音樂家；通過村裡慶節中那些
講故事的人，通過政治家的演講和行動；通過傳道員的講道。藉著奮起反抗的殉道者，他們為了我今天的自由而在昨
天交付自己的生命。通過過去多個世紀以來無數女性的慷慨（婦女和慷慨之間有一份巨大的密切關係），很多時候�
們將催生家庭繁榮置於發揮自我之前，且如今仍在這麼做。慷慨讓我們對那些因自己的慷慨而使得我們也成為慷慨之
人的人充滿感激之情。
與慷慨的人一起生活可使我們變得更慷慨。祈禱、音樂、美麗……亦如此。培養慷慨產生比一個人所能看見和度量的
更多的效果，不慷慨及其它惡行也一樣。一個家庭、團體或民族的慷慨血統就如同每一個人的慷慨的總和一樣。每一
代人都在加強或削弱此血統的價�，而後者如今正在歐洲發生，我們這一代人，理想和偉大激情都非常匱乏，他們正
在揮霍著所繼承的慷慨這一筆財富。因此，一個任憑半數年輕人失業的國家不是一個慷慨的國家。
路易吉諾·布魯尼（Luigino Bruni）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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